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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说明：

1、对“还原更为真实的历史中国”等表述进行了修改。

2、对“异域之眼”观点修正为“日本汉学家兴膳宏（2006）”，相

关的表述也进行了调整。

3、对朝鲜另辟蹊径密求《纪效新书》的态度及其转变进行说明。

4、对“鸳鸯阵”和瓦氏夫人所习“岑氏兵法”的关系进行了补充。

5、在摘要部分就朝鲜出于什么原因引进中国武籍，反映了中国当时

怎样发展状态的问题进行了补充。

6、囿于史料之限，朝鲜军人（武术人）的相关态度还需进一步深掘，

目前只补充了朝鲜对推广《纪效新书》所载武艺的态度。

中国武术古籍东传与朝鲜汉文武的籍编撰
摘 要：域外汉文武籍研究是清晰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传播路径和武术交流史的重要参考。为

呈现朝鲜汉文武籍编撰的历史脉络及其与中国武术古籍之间的关联，经由古朝鲜史料的文献

分析和历史考证可知：万历援朝战争时期，朝鲜效仿浙兵操练规制抵御倭寇，以十四卷本《纪

效新书》为蓝本，在删繁化简基础上编撰首部汉文武籍《武艺诸谱》。万历援朝战争结束后，

朝鲜为实现防倭御胡的战略部署，利用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万宝全书》

的东传契机，撰成《武艺诸谱翻译续集》。此后，《武备志》《少林棍法禅宗》等中国武术

古籍相继东传，在英正时期推行“文武并兴”政策的历史背景下，庄献世子撰成了包含武艺十

八技的《武艺新谱》。正祖则阐扬庄献世子遗志，在《武艺新谱》基础上增加马上武艺等六

技，编撰了集中、日、朝三国武艺之大成的《武艺图谱通志》。朝鲜汉文武籍编撰经历了从

引入到模仿，由模仿至创新，因创新而独特的发展历程。朝鲜提升军队作战能力的诉求促成

了中国武术古籍的东传，并由此催发了朝鲜汉文武籍的编撰，反映出中国武术古籍东传并非

中国武术的“送教”，而是朝鲜的主动“拿来”与再创造。

关键词：武术史；汉文武籍；朝鲜；《武艺诸谱》；《武艺诸谱翻译续集》；《武艺图谱通

志》

The eastward spread of ancient Chinese martial arts books and the
compilation of North Korean martial arts books in Chinese

Abstract: The study of foreign martial arts books in Chinese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to clarify
the transmission path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culture and the history of martial arts



2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compilation of North Korean
martial arts books in Chines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 and ancient Chinese martial arts
books, based on the documentary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of ancient North Korean
historical materials, its known that during the Aid Korean War in the Wanli period North Korea
followed the example of the Army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training to resist the Japanese invaders
and compiled the first Chinese martial arts books - All the Spectrums of Martial Arts - based on
simplifying the fourteen-volume edition of Ji Xiao Xin Shu. After the the Aid Korean War in the
Wanli perio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defense against the Japanese and the
northern barbarian tribes in ancient china, North Korea took advantage of the eastward spread for
18-volume edition of the Ji Xiao Xin Shu, the Documentary on Military Training, and the
All-purpose Book to write a Sequel to the Translation of All the Spectrum of Martial Arts. Later,
some ancient Chinese martial arts books, such as Wubeizhi and Shaolin Cudgel Chan sect, were
spread to the east one after another. 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arrying out the policy of
“developing both civil and military affairs” in the Ying Zheng period, prince sado wrote a new
book New Spectrum of Martial Arts which contains 18 skills of martial arts.On the basis of New
Spectrum of martial arts, Ching Cho expounded and spread the deathbed behest of prince sado
then compiled General Record of Martial Arts Atlas , which added martial arts on horses and other
six skills. It is a collection of martial arts on three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Japan and North
Korea. The compilation of North Korean and Chinese Ancient Martial Arts Books has experienced
a unique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introduction to imitation, from imitation to innovation. North
Korea's appeal to enhance the combat ability of the military contributed to the eastward spread of
ancient Chinese martial arts, and thus prompted the compilation of martial arts books in Chinese
in North Korean, which reflects that the eastward spread of ancient Chinese martial arts is not the
output of China but the reproduction of North Korea.
Key Words: History of martial arts；Martial Arts Books in Chinese；North Korea；All The
Spectrums of Martial Arts；the Sequel to the Translation of All The Spectrums of Martial Arts；
General Record of Martial Arts Atlas

1 引言

以中国为轴心，辐射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区的汉字文化圈源远流长且别具特色。日本

史学家西嶋定生指出，“汉字、儒教、佛教和律令制度，构成了东亚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特点，

而汉字则是最为基础的支柱。”[1]正是由于汉文书籍在东亚地区的广泛流播，才得以建构交

融互渗，具有向心力和生命力的汉字文化圈。20 世纪以来，域外汉籍研究方兴未艾，不论

是日本汉学家兴膳宏教授（2006）的“异域之眼”，还是王勇教授（2008）的“书籍之路”，抑

或是葛兆光先生（2016）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都致力于通过多维视角，探索更为真实的

中国文化，而域外汉籍则是实现这一研究目标的重要载体。在这些弥足珍贵的域外汉籍之中，

亦有汉字书写的武艺书籍，特别是朝鲜王朝时期①（以下简称“朝鲜”）编撰的《武艺诸谱》

《武艺图谱通志》等书，保存了丰富而又珍贵的中朝武艺交流史信息。然而，国内虽有马明

达、周伟良、袁晓辉等专家虽做过一些卓有建树的研究，亦有关于《纪效新书》《练兵纪实》

等中国武术古籍东传朝鲜半岛对朝鲜武籍编撰产生影响的相关成果，但未能呈现中国武术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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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影响下朝鲜汉文武籍编撰的历史全貌。韩国学界对朝鲜汉文武籍编撰的历史进行过梳理，

但囿于汉文水平之限，难以透达深处。并且，民族主义史观影响下的韩国汉文武籍研究，对

中国武术文化如何影响朝鲜武艺发展大多轻描淡写。那么，朝鲜究竟编撰了哪些汉文武籍？

为什么要编撰汉文武籍？朝鲜汉文武籍编撰与中国武术古籍存有何种关联？本文旨在通过

对中国武术古籍东传与朝鲜汉文武籍编撰之间关系的系统梳理，勾勒出基于武籍传播所形成

的中朝武艺交流史，从而将中国武术文化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向度进行审视。

2 从引入到模仿：万历援朝战争时期（1592-1598）朝鲜汉文武籍编

撰的尝试

2.1 万历援朝战争与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引入

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朝鲜在文化上效慕华风，素以“小中华”自居。书籍则是朝鲜

维续正统，实现“威仪共秉周家礼，学问同遵孔氏书”的重要媒介。正如朝鲜中宗所言，“书

籍之藏，其来尚矣。有志致治者，莫不以斯为重，盖圣贤之立言垂教，历代之治乱兴亡，俱

在于斯。”[3]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书籍交流虽历史悠久，但两国武籍交流直至明末清初才得以繁

盛。其原因，一是“宋元以前的武术古籍，只有少量射箭图书幸存焉，其他的兵械武术图书

基本上一无孑遗，明以前古籍如《角力记》真是凤毛麟角。”[4]明代中后期，一些军事著作中

才有关于武艺的记载，如《武编》《纪效新书》《武备志》等。真正意义上的武术图书，如

《少林棍法阐宗》《单刀法选》《长枪法选》等，在明代晚期才得以出现[5]。二是中朝书籍

交流的主体是宣扬儒家教义与礼乐制度的经籍，兵书属于禁传之列。“且天文、历法、兵法

等书，乃中朝所禁，礼部若闻求贸册名，则不当并录他书以示，故别录以启。”[6]作为藩属国

的朝鲜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会贸然违背宗主国禁令。

万历援朝战争的爆发，为中朝武籍交流创造了契机。战事之初，朝鲜溃不成军，武备废

弛的颓势让君臣上下惊愕不已。为改变兵不堪战的局面，朝鲜迫切期望通过抗倭经验的借鉴

提升军队作战能力。嘉靖年间戚继光率领的浙兵异军突起，无疑为朝鲜提供了学习典范。特

别是明军援朝之初，祖承训所率辽东军初战不利，李如松担任主将后才扭转战局。平壤大捷

后，朝鲜宣祖问及明军前后胜败之异，李如松直言：“前来北方之将，恒习防胡战法，故战

不利。今来所用，乃戚将军《纪效新书》，乃御倭之法，所以全胜也。”[7]宣祖听闻如获至宝，

旋即新设训练都监负责操练事宜，按照“同衣甲、同器械、同技艺”的原则进行操练，作为凝

结浙兵操练精髓的《纪效新书》，自然成为朝鲜翘首跂踵的对象[8]。

然而，朝鲜引入《纪效新书》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平壤之役后，宣祖曾提出观瞻《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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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新书》的请求，或许是忌惮“禁传兵书”之规约，李如松并未应允。朝鲜只能另辟蹊径，“密

令译官，购得于都督麾下人。”[7]《纪效新书》经历了十四卷本（嘉靖 39 年）、十八卷本（嘉

靖 41 年），十四卷本（万历 12 年）的编撰过程[9]。从时间上来看，这三个版本的《纪效新

书》在平壤战役（万历 21 年）之前均已成书，皆有东传朝鲜的可能。据韩国学者考证，朝

鲜购得的这部《纪效新书》只是摘要本[10]。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朝鲜认为该书存

有详略，并提出了另行购置的主张。“戚继光所撰《纪效新书》数件，贸而得来。但此书有

详略，须得王世贞作序之书贸来。”[11]

王世贞所书序跋，“为隆庆三年（1569）李邦珍翻刻于河南的十八卷本所移録，李在序

言中说，他是以戚继光寄来的本子为底本的，足见王世贞作序的本子必为十八卷本无疑。”[12]

从武艺层面来看，十八卷本《纪效新书》与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载

录了《拳经》篇，后者则没有[13]。而朝鲜在万历 26 年（1598）以《纪效新书》为蓝本编撰

的《武艺诸谱》亦无拳法内容，其原因是“本图所载，只钯、刀、棍、牌、枪、筅而已”[14]。

综合以上史料可以推断，朝鲜最初购得的《纪效新书》应为十四卷本。由此亦可看出，在壬

辰战争初期，对于朝鲜密求《纪效新书》等兵书之事，即便其重金求购，明军还是心存忌讳，

只以粗略本相授。随着战事的发展，中朝两国的军队合作日趋紧密，明廷也明确了通过加强

对朝鲜军队操练稳固前线防御的战略思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驻朝明军对兵书东传的态度

有所缓和，明军将领戚金在归国之际，就曾将《纪效新书》作为礼物赠送给朝鲜。

2.2 《武艺诸谱》：模仿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产物

在浙兵作战体系中，鸳鸯阵是短兵相接时的御倭阵法。鸳鸯阵远以火器、弓弩作为掩护，

近则以长短兵器配合作战，其阵形、长短兵器配合与瓦氏“岑氏兵法”有着很深的渊源[15]。鸳

鸯阵中使用兵器的士兵被称为“杀手”，互救依存的关系要求杀手武艺必须灵活精炼，故其操

练最需时日。“砲手、射手, 所谓不过一举手之劳耳。练兵工夫，则专在杀手上。”[16]朝鲜慕

习《纪效新书》的武艺态度非常积极，兵曹判书李德馨主张：“今此各样武艺, 用剑用枪之

法, 能中《纪效新书》规式者別为论赏，立试于科举，以变沈痼难改之习。”[17]对将士习练浙

兵武艺的效果，也会通过严格的奖惩制度进行督促。

然而，朝鲜在操练“杀手”的过程中虽费尽心机，其进展却举步维艰，最突出的困难就是

“兵不识谱”的问题。《纪效新书》皆为汉字所书，内容繁复且难以晓读，导致“今杀手各兵，

虽解枪筅，而知谱鲜少。”[18]加上《纪效新书》“多用方言，支蔓重复，未易究竟。且武艺有

图无谱，阵法散出不备。”[19]更加坚定了朝鲜编撰本国武艺教材的决心。

针对杀手的武艺教材编撰经历摘录、翻译、增补 3 个阶段，先后刊印了《杀手诸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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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诸谱谚解》，最终定本《武艺诸谱》付梓于宣祖三十一年（1598）。《武艺诸谱》的编

撰工作始于对《纪效新书》的删繁化简。韩峤从《纪效新书》中摘抄出棍、藤牌、狼筅、长

枪、镗鈀、双手刀 6 技撰成《杀手诸谱》。“此谱初成于甲午之岁。”[20]故被后人称为“甲午本”

（1594）。《杀手诸谱》成书后，宣祖又下令对其进行翻译，中朝文对照本的《杀手诸谱

谚解》于次年得以刊行。此后，朝鲜于乙未年（1595）再次对《杀手诸谱》进行修订，将

长枪十二技增补为二十四技。乙未本之后，韩峤又相继增补“许游击答问”、“筹海重编交战

法”两章。宣祖三十一年，《武艺诸谱》付梓，成为朝鲜此后百余年杀手操练的重要教材。

《武艺诸谱》由汉字书写，附有朝鲜文翻译，分为棍谱、牌谱、筅谱、长枪前谱、长枪

后谱、鈀谱、剑谱、许游击答问、筹海重编交战法 9 个章节。从内容和格式来看，《武艺诸

谱》是对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模仿。首先，《武艺诸谱》对兵器制式的介绍基本出自十

四卷本《纪效新书》，只是对其内容进行了精简。其次，《武艺诸谱》的势法数量、名称与

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几乎雷同，只是在顺序上存有差异。再则，其“兵器制式”“谱”“诸势总

图”的编纂格式，亦参照了十四卷本《纪效新书》。此外，《武艺诸谱》势法图完全以十四

卷本《纪效新书》为参照依样画瓢，动作形态基本一致。由此可见，《武艺诸谱》是以方便

朝鲜士兵习读而对十四卷本《纪效新书》进行的删繁化简式模仿。对此，朝鲜史书给出了如

下评介：“（《武艺诸谱》笔者注）所载棍棒、藤牌、狼筅、长枪、镗鈀、双手刀六技，出

于戚氏新书。”[21]

3 由模仿至创新：万历援朝战争之后（1599-1610）朝鲜汉文武籍编

撰的突破

3.1 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与《万宝全书》的东传

如前所述，朝鲜于万历援朝战争期间引入十四卷本《纪效新书》，并以其为基础撰成《武

艺诸谱》。宣祖三十一年（1598），万历援朝战争以日本战败落下帷幕，然而朝鲜对中国

武术古籍的慕求并未因此中断。朝鲜一方面要提防倭寇卷土重来，另一方面要防范日益强大

的建州女真，只有不断强化军事力量才能防范于未然。壬辰倭乱之前，朝鲜“从古所传只有

弓矢一技，至于剑枪则徒有其器，原无习用之法”[22]，武艺理论之匮乏可想而知。万历援朝

战争结束后，随着明军班师回国，朝鲜提升士兵武艺技能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从中国武术古籍

中参悟武艺精髓。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万宝全书》等

武术古籍相继东传朝鲜。

十八卷本《纪效新书》传入朝鲜的时间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左右。据《朝鲜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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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记载，宣祖曾言“打拳之事载于《纪效新书》，亦是武艺中一事，似当观之。”[23]十四

卷本《纪效新书》未收录拳法，由此可以推断，朝鲜当时已经获得十八卷本《纪效新书》。

而这部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很有可能为戚继光的侄子戚金所赠。据史料记载，援朝明将

戚金在回国之际曾将《纪效新书》作为礼物赠送给朝鲜，“往年以兵革，从事贵邦，得接光

仪，足慰平生至原。……但倭贼情形不测，金亦知有变诈状，故临别时，以《纪效新书》为

别后赠，欲贵邦知此书而教此法，富国强兵以拒贼耳。”[24]

《练兵实纪》为戚继光蓟镇练兵时所撰，它既注意吸收南方抗倭经验，又结合北方练兵

实际，其中也包含了兵器制式与武艺操练的内容。朝鲜史料关于《练兵实纪》的记载最早出

现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前日内下《纪效新书》八冊、《练兵实纪》九冊、《倭情备

览》一冊, 合十八冊。”[25]除此之外，明朝末年出版的通俗类书《万宝全书》也得以东传，与

十八卷本《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一起，成为朝鲜编撰《武艺诸谱翻译续集》的重要参考。

3.2 《武艺诸谱翻译续集》：朝鲜汉文武籍的创新之作

作战方式的调整，意味着武艺操练也要随其而变。与抗倭技法相比，《练兵实纪》增设

了骑兵，鸳鸯阵也调整为“藤牌为第一，双筤筅为第二，双刀棍手二双次之，钯手一双居后。”

[26]在御胡战术体系中，长枪因容易折损，已失去存在价值，偃月刀、钩枪、刀棍等武技成为

操练重点。因此，编撰符合御胡战术的武籍教材，成为朝鲜军事防御的当务之急。在这样的

历史背景下，朝鲜于光海二年（1610）由崔起南将壬辰倭乱之后《武艺诸谱》未能收录，

而朝鲜又急需的拳法、青龙偃月刀、夹刀棍、钩枪、倭刀 5 技撰成《武艺诸谱翻译续集》。

十八卷本《纪效新书》以及《练兵实纪》《万宝全书》等中国武术古籍的东传，为朝鲜

再度编撰武籍创造了条件。宣祖三十七年（1604），训练都监开始编撰《拳谱》。朝鲜之

所以单独编撰《拳谱》，主要是因为拳法虽无预于大战，“然活动手足，惯勤肢体，此为初

学人入艺之门也。”[27]从“ 今见内下《纪效新书》, 则用旗之节、作战之法颇似完备，又以拳

图追入于卷末……而《拳谱》亦令据此撰定矣”[25]的记载来看，《拳谱》的主体内容出自十八

卷本《纪效新书》。故《拳谱》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称之为“武籍”，而是以十八卷本《纪效新

书》“拳经捷要篇”为基础的摘抄本，是《武艺诸谱翻译续集》编撰的前奏。

《武艺诸谱翻译续集》的编撰过程和历史背景，其跋文予以了交代。“顷在庚子年间，

我先王下教都监，使以中国技击之法作谱传后，都监祇承聖教，遂即撰进，所谓《武艺诸谱》

是已。第是谱之撰，实据新书本图，而本图所载，只钯、刀、棍、牌、枪、筅而已。其他大

拳、偃月刀、钩枪、倭刀诸技，则不载于本图，故其所撰止于钯、刀等技，而大拳、偃月诸

技，则未之及矣。还甲辰秋，臣卢稷方为提调，以为各艺比较之际，其无谱可据者，久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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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其真已。付前谱之手，使之并谱其未谱之技，而适于其时，先王以新书闽本得诸天将者，

下之拳谱五十，亦载其中，即戚将随后撰入，而初不载于本图者也。于是既依闽本撰次，又

得唐本《赛宝全书》中宋太祖拳法三十二，参互考证，補其阙遗，名为《武艺诸谱续集》，

而缮写继进。”[14]

由跋文可知，该书是作为《武艺诸谱》续谱编撰的，原本命名《武艺诸谱续集》，或许

是成书后附有朝鲜文谚解的缘故，最后定名《武艺诸谱翻译续集》。之所以编撰此书，是因

为此前的《武艺诸谱》只收录了刀、钯、棍、牌、枪、筅 6 技，拳、偃月刀、倭刀等武艺未

被收录。此书的编撰始于甲辰年秋（1604），闽本《纪效新书》的传入为该书编撰创造了

契机。朝鲜先行编撰《拳谱》，又以《赛宝全书》（实为《万宝全书》，另文已证）所载拳

法参互考证，增补其他武技，历经七年时间而成。

与《武艺诸谱》浓郁的模仿气息相比，《武艺诸谱翻译续集》更具创新意识。《武艺诸

谱》之势法皆出于《纪效新书》，而《武艺诸谱翻译续集》的势谱大多为融入自身武艺思想

的创新。拳法虽脱胎于《纪效新书》，但朝鲜并不满足于简单的模仿，而是参鉴《万宝全书》

等中国武术古籍，在《纪效新书》三十二势拳法基础上衍生出四十二势，体现了朝鲜根据自

身需求创编武艺技法的愿景。除此之外，《武艺诸谱翻译续集》所辑青龙偃月刀、倭刀、夹

刀棍等武艺，在中国武术古籍中均无详细记载，其势谱多为朝鲜新创。例如倭刀，部分势法

源自《纪效新书》棍谱。而倭刀之所以参鉴棍法，深层原因可能是受“棍为短器之本”武艺思

想的浸染。关于棍法，俞大酋认为“若能棍，则各利器之法从此得矣”，这里的“利器”自然也

包括刀法。这种“以棍为本，通达诸技”的武艺思想，很有可能在万历援朝战争时期通过明军

教官东传朝鲜，宣祖就曾谕示：“曾闻天朝之言，木棍之技胜于长枪用刀云云，此技不可不

习。”[28]

与倭刀相比，《武艺诸谱翻译续集》收录的青龙偃月刀谱更是自成一体，意蕴深厚。其

刀法共十一势，依次为龙跃在渊、新月上天、猛虎张爪、鸷鸟敛翼、奔霆走空、月夜斩蝉、

霜鹘奋拳、五关斩将、介马斩良、龙光射斗、紫电收光。这些势法名称工整对称、寓意深刻，

如“鸷鸟敛翼”出自《六韬•发启》的“鸷鸟将击，卑飞敛翼”，为蓄而待发之势。“龙光射斗”出

于《晋书•张华传》，描述了东吴未灭之际，斗牛二星之间有紫光射出，由此挖出龙泉、太

阿宝剑的典故，寓有气势凛然之意。“霜鹘夺拳”则出自杜甫《寄贾司马严使君》的“浦鸥防

碎首，霜鶻不空拳。”除此之外，新月上天、月夜斩蝉、五关斩将、介马斩良等招式，均出

自关羽的英雄典故。可以说，《武艺诸谱翻译续集》体现了朝鲜武艺思维从“模仿”到“创新”

的转变，见证了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在朝鲜从“传播”转向“交流”的升华，这种具有文化深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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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武艺诸谱》难以企及的。

4 因创新而独特：英正时期（1724—1800）朝鲜汉文武籍编撰的成

熟

4.1 明清易代之后中国武术古籍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明清易代之后，中朝两国的书籍交流并未因朝代更替而断绝。特别是乾嘉时期，清廷的

支持、江浙藏书楼的建设、江南印刷业的发展以及考证学与目录学的崛起，使得图书事业突

飞猛进[29]。另一方面，康乾时期“哲学、兵学、美学、医学等各自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理论

体系，为武术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指导和借鉴，使得武术能够同中国文化思想有机地结合起

来形成新的发展局面。”[30]在这些因素影响下，不仅前朝武术文献得到了很好传承，清代的

武籍编撰也继往开来，达到新的历史高度。

与此同时，朝鲜英祖（1694-1776）和正祖（1752-1800）均推行右文政策，在书籍交

流方面用力颇勤，中朝书籍交流呈现欣荣景象。正祖专设阅古观储藏华本，建西序储藏东本，

出现了华本和东本并峙的状况，以至于正祖认为朝鲜藏书无所不包，无须再赴华购书，且朝

鲜版本胜过中国版本[31]。优渥的历史环境，使得中国武术古籍东传朝鲜半岛的种类和数量与

日俱增。东传朝鲜半岛的中国武术古籍中，既有《武备志》《武编》《阵纪》等兵书，亦有

《涌幢小品》《三才图会》等笔记与民用类书，还有《少林棍法禅宗》《内家拳法》等专门

的武艺书籍[32]。这些中国武术古籍的东传，为朝鲜学习武艺理论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新一

轮的朝鲜汉文武籍编撰奠定了基础。

4.2 《武艺新谱》：壬辰倭乱之后朝鲜武艺传承的历史见证

《武艺诸谱翻译续集》之后，朝鲜直至 18 世纪中期才再度尝试汉文武籍的编撰工作。

英祖三十五年（1759），朝鲜在庄献世子倡导下撰成《武艺新谱》。《武艺新谱》整理收

录了朝鲜自壬辰倭乱以来的武艺技法，是《武艺图谱通志》编撰的基础，在朝鲜武籍编撰史

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这部武籍最初冠以《武技新式》之名，但在编撰《武艺图谱

通志》时改称《武艺新谱》。关于《武艺新谱》的成书原因及其内容，《朝鲜王朝实录》有

如下记载。

“是年, 颁《武技新式》于训局。按《宫中记闻》曰：‘小朝自幼时,志度已英爽, 游嬉必

陈兵威。上试叩其所存，有问辄条对甚悉。凡坐作进退緩急虚实之方，皆手划口授，无或差

爽。又喜读兵家书，奇正变化之妙，无不默识精通。’孝庙尝喜武技，暇日御北苑，辄驰马

试艺，所御青龙刀、铁铸大椎尚在储承殿，武士之有膂力者莫能运。小朝自十五六岁，已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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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而用之。又善射御，执矢发鹄，发必中心，临辔飞鞚，悍驭亦驯。宫中相语曰：‘丰原筵

奏，克肖孝廟之说，果有先见’ 云。至是，忧将臣之不闲武技，编成一书，名以《武技新式》

以颁之。盖戚光所载武技所传者只六技，曰棍捧、曰藤牌、曰狼筅、曰长枪、曰镗鈀、曰双

手刀，而演习之制多失其方，就旧书悉证正之。又以竹长枪、旗枪、锐刀、倭剑、交战月刀、

挟刀、双剑、提督剑、本国剑、拳法、鞭棍凡十二技，创演为图，以示击剌之势，彙成全书，

付之训局，使肄习之。”[33]

这段史料交代了庄献世子编撰《武艺新谱》的主要原因：一是其自小承继孝祖遗志，热

衷武艺。二是担忧武将不习武技，编书以示激励。三是《武艺诸谱》只载六技，演习之制多

失其方，撰未谱之技可防患于未然。还有韩国学者认为，庄献世子编撰《武艺新谱》之时与

英祖关系已经恶化，和武官之间的对抗情绪也日趋紧张。《武艺新谱》的编撰，不仅是对壬

辰倭乱以来朝鲜武艺活动进行的整理与规范，更是庄献世子培养新兴武官阶层，缓解政治危

机，打开孤立局面所进行的努力[34]。

《武艺新谱》在《武艺诸谱》所载棍棒、藤牌、狼筅、长枪、镗鈀、双手刀六技基础上，

补充了竹长枪、旗枪、锐刀、倭剑、交战月刀、挟刀、双剑、提督剑、本国剑、拳法、鞭棍

十二种武艺，总共十八般武艺。或因庄献世子被废黜之故，《武艺新谱》后世未有流存，相

关记载亦不多见，其内容可在收录庄献世子手书与教谕的《凌虚关漫稿》中窥得一斑。该书

对《武艺新谱》所载武艺的来源、功用及新增十二种武艺的起止势法进行了介绍。特别是关

于起止势法的信息，为我们了解其势法构成提供了重要信息。“竹长枪，凡七势，始于泰山

压卵式，终于白猿拖刀式；旗枪，凡十六势，始于龙跃在渊式，终于夜叉探海式；锐刀，凡

二十八式，始于举鼎式，终于金刚步云式；倭剑，凡八流，自土由流至柳彼流；交战，甲乙

进退，自负剑至投剑，凡四十二式……”[35]

将这段史料与《武艺图谱通志》所载武艺势法进行比较后发现，《武艺新谱》新增十二

种武艺的势法数量以及起止势法名称与《武艺图谱通志》别无二致。由此可以推断，《武艺

新谱》所辑武艺十八技是构成《武艺图谱通志》的主体。对此，《武艺图谱通志》亦言：“先

朝已巳，小朝摄理庶务，以竹长枪等十二技增为图谱，俾兴六技通贯讲习，事在显隆园志，

而十八技之名始此……又以骑艺等六技复增为二十四技。”[22]言明《武艺图谱通志》二十四技，

是在《武艺新谱》十八技基础上增补骑艺等六技而成。

4.3 《武艺图谱通志》：独具特色的朝鲜汉文武籍扛鼎之作

尽管《武艺新谱》在朝鲜武籍编撰史上的作用举足轻重，但由于未有流存，其详细内容、

武艺思想，以及与中国武术古籍的关系难以考据。因此，考察明亡清替之后中国武术古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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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汉文武籍编撰的影响，只能依托《武艺图谱通志》这部汲取中、日、朝三国武艺精华的

扛鼎之作。

《武艺图谱通志》成书于正祖十四年（1790），由奎章阁检书官李德懋、朴齐家，以

及壮勇营枪剑哨官白东修遵照正祖旨意编撰而成。正祖编撰《武艺图谱通志》主要出于以下

原因：一是完善军事教材的需要。从 18 世纪的朝鲜对外关系来看，北方女真部落的威胁比

倭寇更大，《武艺图谱通志》在《武艺新谱》基础上追加马上武艺内容，体现了针对女真部

落进行的军事战略部署。二是推行文武振兴策略的需要。正祖即位之初就着手军制改革，将

军事权力中心转移至壮勇营，并着手编撰《兵学通》作为军事操练指导书。《兵学通》成书

之后，编撰符合其练兵要求的武艺教材，实现以“《兵学通》为营阵之纲领，《武艺通志》

为技击之枢纽”[17]的体用互需，成为朝鲜亟待完善的问题。三是彰显改革决意的需要。《武

艺图谱通志》的编撰，能够凸显正祖改革决心，强调奎章阁（文治）和壮勇营（武治）作为

国家核心统治机构的重要地位。四是阐扬其父尚武遗志的需要。正祖幼年目睹了其父庄献世

子因党派之争被废黜赐死的经历，完善《武艺新谱》不仅可以寄托思悼，还能彰显儒家孝道，

为巩固王权制造良好舆论。

《武艺图谱通志》的编撰始于正祖十三年（1789）秋，于次年四月完成。从同时期的

《兵学通》耗时九年成书，而《武艺图谱通志》不到一年付梓的对比来看，正好印证了《武

艺图谱通志》是在《武艺新谱》基础上进行增补与完善的推断。并且，增补的马上武艺内容，

在此前就已撰成的《万机要览》和《经国大典》中均有体现，这也是《武艺图谱通志》不到

一年时间就能得以完成的重要原因。

作为集中、日、朝武艺之大成的武籍，《武艺图谱通志》有其独特之处。首先，其武艺

分类方法自成一格。《武艺图谱通志》由四卷构成，其卷次按刺、砍、击的技法进行分类。

“兵技不出刺、砍、击三法。故今以枪、刀、拳三技为首，各以类从。交战出于倭剑，因以

附之。马才近于击球，次其下。骑步冠服图说又次之。”[22]卷一为“刺”的武艺，辑录长枪、竹

长枪、旗枪、镗鈀、骑枪、狼筅六技。卷二为“砍”的武艺，由双手刀、锐刀、倭剑、倭剑交

战四技构成。卷三同为砍的武艺，有提督剑、本国剑、双剑、马上双剑、月刀、马上月刀、

挟刀、藤牌（附腰刀、标枪）八技。卷四为“击”的武艺，有拳法、棍棒、鞭棍、马上鞭棍、

击球、马上才六技。虽然《武艺图谱通志》的编撰以《纪效新书》和《武备志》为标准，但

这种独树一帜的分类方式并不同于两书，其他中国武术文献也难觅先例。传统的武艺分类，

多按长兵和短兵进行区分，但随着火药武器的出现，这种传统分类的意义被逐渐弱化。因为

较鸟铳、火砲而言，之前类属长兵的狼筅、长枪等武艺再称之为“长兵”就略显牵强了。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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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艺图谱通志》也没有按照兵种属性，如“步兵武艺”、“骑兵武艺”的形式对武艺进行分类，

增补的马上武艺被归于“击”的类属。这种刺、砍、击的分类方法，很有可能是为了突出武艺

技击特点，使操练过程更具针对性和方向性。

其次，《武艺图谱通志》辑录的武艺内容以满足军队操练为基础，而同时期的中国武籍

编撰大多已脱离军事范畴，且鲜有汇集多种军事武艺成一书者，朝鲜将军事武艺书籍作为单

独的体系进行书写，其意义不言而喻。再则，《武艺图谱通志》旁征博引、博古通今，内容

丰富翔实，涉及中、日、朝三国武艺，对武艺二十四技的历史、价值、势法以及兵器制式、

种类的记载细致入微，其广泛性、综合性和全面性出类拔萃。这些独特之处，反映出在中国

武术古籍滋养下，朝鲜武艺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武籍编撰的思想和方法亦更加成熟。

尽管《武艺图谱通志》为朝鲜所著，但其编撰格式、势法名称以及武艺思想，无不流淌

着中国武术文化的基因。这朵异域武艺奇葩，是中国武术古籍东传朝鲜半岛后生根发芽、开

枝散叶的结果，其呈现出来的独特，亦是朝鲜基于中国武术古籍所进行的创新。中国武术古

籍在《武艺图谱通志》编撰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洞见。

首先，引用书目绝大多数源自中国。《武艺图谱通志》共例举 145 部参考书目，其中

朝鲜 13 部、日本 3 部，除几部书籍出处不详外，其余皆为中国文献。参考的中国书籍涵盖

经、史、子、集，可谓兼容并蓄、旁征博引。其次，正如《武艺图谱通志》所言“戚继光《纪

效新书》、茅元仪《武备志》俱为此书之表准”[22]，其武艺势法、编撰格式及势法图示均以

两书为参照。《纪效新书》所载棍棒、藤牌、长枪、镗鈀、狼筅、双手刀六技的武艺势法被

《武艺图谱通志》全盘吸纳，其中“直符送书”、“大当”等势法名称，亦被运用于其他武艺。

再则，《武艺图谱通志》继承了中国武术古籍的武学思想。例如，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

强调“立正法，禁花法”，“凡武艺，务照彀习实敌本事，真可搏打者，不许仍学花法。”[36]这

种强调技击实效的武艺观深受朝鲜推崇，《武艺图谱通志》亦言：“以此杀手诸技迄无其谱，

学之者徒信其目，故正法日废，花法作矣。……自今其所试武艺，一依此谱，则虽或不中，

亦必不远花正，由此而可辨庶不为虚套之所欺矣。”[22]目的就在于匡扶正法，杜绝“花法”蔓延。

此外，《纪效新书》主张长短兵器相救互补的观点，同样被朝鲜所吸纳。在论及长短兵器关

系时，《武艺图谱通志》强调“牌筅枪鈀棍剑及鸟铳弓矢之技，虽有远近之殊，其所以杀贼

一也。近技之不可施于远，远技之不得用于近，是皆理，势之所必然者也。”[22]这些传统武

术文化的思想精髓，随着中国武术古籍东传朝鲜，在朝鲜半岛武艺发展史上留下了永恒的烙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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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朝鲜汉文武籍编撰经历了从引入到模仿，由模仿至创新，因创新而独特的发展历程。其

成果有万历援朝战争时期刊行的《武艺诸谱》（1598），万历援朝战争之后编撰的《武艺

诸谱翻译续集》（1610），英祖时期庄献世子主导下完成的《武艺新谱》（1759），以及

正祖时期成书的《武艺图谱通志》（1790）。朝鲜汉文武籍编撰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主

要目的是为了完善朝鲜的武艺操练教材。中国武术古籍东传，是朝鲜汉文武籍编撰的前提与

基础。《武艺诸谱》是朝鲜效仿浙兵操练规制，模仿十四卷本《纪效新书》的结果。《武艺

诸谱翻译续集》是为完善防胡御倭的练兵教材，基于十八卷本《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

《万宝全书》所进行的创新。明亡清替之后的百余年间，《武备志》《少林棍法禅宗》《武

编》《三才图会》等中国武术古籍相继东传，为《武艺新谱》与《武艺图谱通志》的编撰创

造了条件。可以说，朝鲜汉文武籍编撰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武术古籍的东传史，其引入、

模仿、创新、成熟的发展历程，是以中国武术古籍东传为历史坐标。朝鲜汉文武籍是中国传

统武术文化孕育出来的异域奇葩，是中朝武艺交流的结晶，更是中国武术文化源远流长、泽

被四方的历史见证。

注释：

①朝鲜王朝是指 1392 年由李成桂在朝鲜半岛建立的政权，为区别现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学界亦将其称为“李朝”或“朝鲜王朝”。本文所指“朝鲜”，即朝鲜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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